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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禪與般若空觀的關涉 

 

孫金波 

浙江溫州師範學院博士生 

 

提要：本文通過對牛頭初祖法融思想的分析，欲探討牛頭禪與般若空觀特別是僧肇有關思想

的關涉。將會發現前者的徹底的空觀、即體即用的方法以及契道的途徑在僧肇那裡都可以找

到證據端倪。 

關鍵詞：牛頭禪  法融  僧肇  空  

   

    印順法師在《中國禪宗史》中說過，中華禪的建立者，是牛頭，是東夏之達摩、法融。

雖然有些誇張，但是牛頭禪的獨特性，他的地位卻不容忽視。歷代學者文人對他這一派系的

師承有過頗多爭議，但是末了還是要正視他的影響。 

  牛頭禪的出現與江東地區的風氣有關。這一地區一直盛行清談玄學，佛教般若性空的傳

統也一直根深柢固。牛頭禪相傳為法融及其子孫建立。最早記載法融的出現及師承的是唐代

李華所撰〈潤州鶴林寺故徑山大師碑銘〉說：「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

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由此無上覺路，分為此宗。」

（《全唐文》卷三二○）對此劉禹錫也有記載：「貞觀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

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大師相遇。」（《劉禹錫集》卷四）不管對牛頭一派的

爭論如何，但是這一派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法融精通中觀三論學說，並且把諸法性空之理

貫徹其中。據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記載，法融「道性高簡，神慧聰利。先因多年窮究諸

部般若之數，已悟諸法本空，迷情妄執」。他的主要思想集中於〈心銘〉、《絕觀論》以及

《宗鏡錄》中。牛頭禪法對後來的禪宗特別是曹溪禪影響極其深遠。至石頭希遷以及荊溪湛

然發展到了極致。 

  僧肇被鳩摩羅什稱為「解空第一，肇公其人」（釋慧達《肇論‧序》）。由於僧肇入逍

遙園參與羅什的譯事，同師互有嗟問，提昇了他的理論水平。其實，僧肇自幼喜好老莊思想，

對其解脫的方面還有不滿之處。他接觸《維摩詰經》之後，才歡喜頂受找到了自己心中趣向。 

  長期的思考加之他對經典文本的直接接觸使他迅速的掌握瞭解空的正確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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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肇的主要思想集中在他的幾篇論文及對《維摩詰經》的註釋中。其中〈不真空論〉居

於核心地位。他解空的影響及作用正如湯用彤先生的高度評價，他讚僧肇說：「繼承魏晉玄

談之極盛之後，契神於有無之間，對於本無論之著無，而示以萬法非無。對於向郭、支遁之

著有，而詘之以萬法非有。深識諸法非有非無，乃順第一真諦，而遊於中道矣。」又說其思

想具玄者之趣，但又鄙薄老莊，服膺佛乘，幾乎突破了玄學之藩籬。年輕的僧肇真是一個天

才又是一個奇才。 

  在這裡把看似毫不相干的兩個人羅列在一起，是因為經過分析，筆者發現他們的思想雖

然不能一一對應，但是在他們的理論中卻有著密切的關涉。試就這個思路來梳理如下。 

一 

  僧肇對般若空觀孤明先發地一番闡述之後，江南地區由三論宗繼續倡導。又加之這裡的

地區傳統，魏晉風骨一直浸淫在人們內心。法融〈心銘〉思想和筆法深受〈信心銘〉的影響，

而〈信心銘〉作者僧璨和寶月禪師的見解相同，他們都是般若空觀的代表。法融和僧璨都生

活在相近的時代和地域，故思想上關涉極深。這只是從細微處發現法融的禪法可能受江南佛

法的地區傳統所影響。 

二 

  在法融的〈心銘〉中有：「心性不生，何須知見？本無一法，誰論熏鍊？」側重於諸法

自性空、畢竟空來道出自己的禪法基礎。在大乘中觀學派那裡，就一直奉行著「諸法無我，

諸行無常，一切皆空」的原則，去認識諸法識實相畢竟空的道理。在同文中還有「往返無端，

追尋不見」、「三世無物，無心無佛」、「惺惺了知」、「寂寂明亮」等語。都表明了法性

本空的特徵。對於心境的關係上他認為，世界的本來面目是心境俱無。他說：「心處無境，

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不遣不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景德

傳燈錄》卷三十）貫徹的依然是般若性空之理。對於他的道，法融在《絕觀論》中說：「夫

大道沖虛幽寂，不可以心會，不可以言宣。」又指出：「夫道者，若一人得之，道即不遍。

若眾人得之，道即有窮。若各各有之，道即有數。若總共有之，方便即空。若修行得之，造

作非真。若本自有之，萬行虛設。何以故？離一切限量分別故。」（《宗鏡錄》卷九引）這

種性空思想在僧肇那裡早已濫觴。在〈不真空論〉文中，對於當時三家解空進行了批評。僧

肇認為他們「以去聖久遠，文義多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高僧傳》卷六，第二五六

頁）。他說：「本無者，……情尚於無多，觸言以賓無者。……此直好無之談者，……豈所

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者！」他認為本無宗偏於無，把無視為真無。而中觀所主張的是有

非真有、無非真無，有無一如，非有非無。對於即色一宗，僧肇說：「夫言色者，但當色即

色，豈待色色而後為色哉！」色雖為假象，但是此假即是色，並非另有色的自性。支遁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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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分成兩片，強調的是色之性為空（色不自色），而承認色為有（現象界還是存在的不是

空的）。此宗未領般若的色與空，假有與性空為一而不二的道理。對於心無宗，僧肇謂：「心

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即此宗空心不空物，把外

色當做實有，無心於萬物，使萬物在心靈中得到虛化，卻未能說明萬物自虛的本原。 

  僧肇闡述了自己的空。首先，他認為般若與世俗的認識不同，前者是靠智慧來體現真如

本體。曰：「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若玄鑑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對於這一點只有聖

人才能把握。他用名實不當的關係來論證真諦的不可言說。 

  但是為了教化的方便不得不說，只好「然不能杜默，聊復厝言以擬之，試論之曰」。然

後僧肇論證了諸法非有相非無相的原因：「尋夫不有不無者，豈謂滌除萬物，杜塞視聽，……

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於

何而可物？」他並不主張脫離萬物，而認為要獲得真諦，應承認萬物的存在，但是這種存在

是一種假象，不是真的。即非無物，故曰非無。物非可物，故曰非有。只有識此非有非無，

才算獲得了真諦。為什麼宇宙萬法是這樣的？僧肇接著回答了這個問題。他引了《中論》的

思想，即大乘空宗的緣起性空來解，若有為真有，則有當常有，而不待因緣而後有，若無為

真無，則應常無，不應待緣滅而後無。然萬物是緣合而生，緣散而滅的，則不是常有，也非

常無。物非真有故曰「非有」，有物生起，則曰「非無」。僧肇又曰：「不真空義顯於茲矣。」

不真則空，不真則非有非無，無自性，則為空。此處的空是當體即空，離言掃相。雖然僧肇

解空使魏晉玄學發展到了高峰，但是終不能解人生如寄之悲。之後風氣一轉，般若空被佛性

妙有所代替。羅什、僧肇弘揚的大乘中觀佛學對後來的中國佛教有巨大影響。對南北朝的「三

論宗」的影響，如吉藏對僧肇的評價很高，稱他為「玄宗之始」。但是再沒有這麼興盛過，

直到牛頭法融這裡才又有回聲。  

三 

  僧肇之所以能正確的解空與他對大乘中觀學的深悟。龍樹〈中觀偈頌〉云：「因緣所生

法，我說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在法融的《絕觀論》中也有相似的話語。他

說：「虛無為道本，森羅為法用。」（見敦煌本《絕觀論》）道即至道，是體悟的對象。《絕

觀論》又說：「夫大道沖虛幽寂，不可以心會，不可以言宣。」它離言絕相。道為體，森羅

為用，即體即用，不一不異。這正是中道法門所要求的一種圓融無礙的精神。〈心銘〉有「覺

由不覺，即覺無覺，得失兩邊」、「至理無詮，非解非纏。靈通應物，常在目前。……通達

一切，未嘗不遍」。與僧肇的即有即無、體用一如如出一轍。僧肇在論述時間與空間、運動

與靜止的辨證關係時更好地運用了這一方法。在〈物不遷論〉中，針對一般人的常識觀點，

即認為運動是有一個主體承擔。他提出了「動靜未始異」、「即動而求靜」的主張。他認為

解決動靜之間的關係應該「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不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不離動」。

可見他所主張的動不離靜、靜不離動是一種即體即用的理論。在〈涅槃無名論〉也有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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凈名曰：不離煩惱，而得涅槃。天女曰：不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

悟在於即真。即真即有無齊觀，齊觀則彼己莫二。 

  

  表明煩惱與菩提不二，生死即涅槃的思想。在他的《注維摩詰經》對於其中的「直心是

菩薩凈土」之句，僧肇曰：「土之凈者必由眾生。眾生之凈，必因眾行，直舉眾生以釋凈土。……

夫行凈則眾生凈，眾生凈則佛土凈」（卷一，第二十六頁）在《肇論》卷上云：「道遠乎哉，

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也即觸事皆是道更沒有別的道求，體悟了就是聖人，更

無別處有聖人。以及在此文中對「本無」的解釋都同樣貫徹了中觀的方法，與法融的理論置

於一處，讀來真有殊手同弦的感覺。 

四 

  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中把牛頭禪的特色概括為「本來無事為悟，忘情為修」。在

《禪源諸詮集都序》中宗密把牛頭禪歸於「泯絕無寄宗」，同時指出該宗「說凡聖等法，皆

如夢幻」、「平等法界，無佛無眾生」，倡導「無修不修，無佛不佛」。可以說牛頭禪是對

般若空貫徹的最為徹底的。確定了這樣的基調，怎樣悟入呢？在〈心銘〉中，法融以「無心」

為起點，強調「無心用功」得入道方法，論證無修無證。其中還有：  

  

去來坐立，一切莫執。 

…… 

性空自離，任運浮沈。 

…… 
菩提本有，不須用守； 

煩惱本無，不須用除。 

…… 

迷時捨事，悟罷非異； 

本無可取，今何用棄？ 

謂有魔興，言空象備； 

莫滅凡情，唯教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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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無心滅，心無行絕； 

不用證空，自然明徹。 

  

  他對「無心」的解釋包含三個方面：「三世無物，無心無佛」、「一心有滯，諸法不通」，

在禪法實踐中採取「無心用功」的方式。（見《景德傳燈錄》卷三十）又見「有心中說無心，

是末觀；無心中說無心，是本觀。眾生計有身心，說鏡像破身心。眾生著鏡像，說畢竟空破

鏡像。若知鏡像畢竟空，即身心畢竟空。」（見《宗鏡錄》卷四十五引）按照法融的說法，

人們只需要「無心」，任性逍遙，自在放達，就可以冥合大道。他反對任何有計較的修行，

認為「一心有滯，諸法不通」，應「一切莫作」。由於他確定心是空寂的，則對之的態度是

不安為安，在〈心銘〉有「一切莫顧，安心無處」，即無心取捨無處、安心的修行觀。知即

無知，無知即知。這種無修之修、無證之證、無知之知，正是僧肇在〈般若無知論〉中發揮

的「有所知則有所不知」的無知而知的境界。在文中僧肇引《道行經》中的「般若無所知，

無所見」一語，他認為，「……夫有所知，則有所不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不知。不知之

知，乃曰一切知。」他區別了「聖人之知」和「惑取」之知，得出了「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

若，照彼無相之真諦」的著名論斷。在《注維摩詰經》僧肇闡述了「無住」的思想，認為「無

住」、「無本」，文殊和師利菩薩都是「從無住本立一切法」。還有「三無求」的思想，即

「夫求法者，不著佛求，不著法求，不著眾求」（見《注維摩詰經》卷六，第二頁）。當然

僧肇和法融都是重視「二諦」義的，即有對般若智慧的追求，又給出了方便說法。雖然真諦

不可言說、大道不可相取，人們可以循方便以契大道。兩人有如此相似之言論、思想，更深

層次來講是受莊子的影響。《莊子‧大宗師》及《莊子‧齊物論》表達了這樣的思想：「道」

是無限無形的神秘精神實體，人的感性和理性不可能把握它，只能依靠主觀直覺去把握。世

界的根源是絕對虛空。自我如何擺脫外物的束縛，只能與道相合一、與道完全的融合，那時

便獲得了絕對自由。可以說禪宗的思想裡洋溢著絕對的自由精神。 

  僧肇的無知之知、法融的那種無修之修。孕育了後來禪宗的一種自悟自得的境界，即禪

宗所說的第三種境界：萬古長空，一朝風月。李澤厚所說的「瞬間永恆的最高境界」，剎那

間已成終古。超越了時間與空間，在不知不覺中悟了所悟之事。離開了悟，禪宗也不成為禪

宗（鈴木大拙認為：悟是禪宗存在的價值）。在這時可以體會到「雲在青天水在瓶」、「花

枝春滿，天心月圓」的自由境界。一切的「知」、「欲」、「求」都消失、融化了的淡遠心

境。 

  總之，在般若盛行的江南地區出現了以法融為代表的牛頭禪是一種必然性。禪宗的中國

化要經歷這樣一個洗禮的過程。任何一種思想和理路的出現都是有淵源的。獨具特色的牛頭

禪給中國禪學注入了新的活力。而在「解空第一」的僧肇那裡早已經奠定了基調。但是牛頭

宗的命運也如曇花一現般的輝煌過後而被正統的曹溪禪所代替。畢竟此宗容易發展到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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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青青翠竹，無非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若」，以及「呵佛罵祖、毀佛燒像」等等。

正如潘桂明在《中國禪宗思想歷程》中對它的評價：「牛頭禪無法擔當禪的中國化的主力，

沒有徹底的頓悟體系，無大眾化的充滿生活氣息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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